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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加班“变异史”：人力投入、营收、KPI的艰难抉择
本报记者 李立 上海报道

“B站员工春节加班猝死”持续

发酵，2月8日深夜，哔哩哔哩（以下

简称“B站”）在微博发文，确认内容

安全中心员工“暮色木心”在武汉

家中突发脑出血，抢救无效离世。

B站方面同时表示，“暮色木心”作

为图文审核组代组长，没有回乡过

年，带领小组安排了一天八小时、

做五休二的春节轮值排班计划。

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B

站称，将为审核员工的身体健康保

障做出更积极的改进，避免类似悲

剧再度发生。积极的改进包括扩招

审核人员，今年增加招聘1000人。

B站方面向《中国经营报》记者

确认了上述消息。

猝死在互联网行业并非孤例，此

前拼多多等公司均有发生类似事

件。2021年字节跳动、腾讯、阿里巴

巴、快手等公司，都开始尝试给员工

减负。

取消“大小周”，拒绝“996”真的

可以“给员工减负”吗？无独有偶，

就在2022年1月26日，腾讯员工炮

轰高强度加班引起广泛关注，其在

腾讯内部的 600 人大群里实名表

示：“是不是非得让开发人员加这

20多个小时的班，才能让这个版本

满你们的意？”

由此可以看出，互联网企业在

消费互联网领域增速放缓、亟须寻

找可持续发展新路的背景下，如何

平衡发展与人力资源的投入，已是

当下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难题。

“996”顾名思义，9 点上班、21

点下班，一周工作 6 天的工作制

度。“996”背后是中国互联网一度盛

行的加班文化。

“大小周”则是一周上班六天，

单休（周日），下一周工作五天，双休

（周六、周日），如此循环。

从去年开始，各大互联网公司

纷纷向“996”“大小周”开刀。“压力

确实有所减轻，但并不意味着加班

真正消失。”多名互联网大厂员工向

记者证实，更准确的说法是“弹性工

作制”。

公开信息显示，各个公司对工

作时长要求各不相同。2021 年 11

月开始，字节跳动实行“1075”工作

制，对工作时长作了明确要求，10

点上班，19点下班，一周工作5天。

每天最多加班 3 个小时，每月最多

36 小时，加班需要提前提出申请，

并得到领导同意。

腾讯则实行“965”工作制，即每

天9点上班、18点下班，每周工作5

天。员工在晚上 7 点后加班，要向

公司提出申请，加班时长和考核挂

钩。阿里巴巴内部也曾试行“强制

下班”，18点后不允许开会，HR组

19点后挨个催下班、组长19点半后

不准待在公司，20点半后直接全部

熄灯。

张家明（化名）2021 年年初跳

槽至字节跳动。他表示所在的部门

基本能实现早10晚7的上下班，“去

年有段时间是新业务开展阶段，加

班比较多，最近业务比较成熟，就可

以在工作时间完成”。

“之前在另一家互联网公司，按

照制度规定，早上 11 点上班，晚上

23点下班，必须上班够12小时。但

是有时候，你会没有实际工作，属于

无效加班，效率很低。”张家明这样

告诉记者。

从阿里巴巴跳槽到某电商类

外企的谷野（化名），现在的工作时

间是 9 点半到 19 点。10 点到 18 点

为集中办公时间，需在岗。她看重

的是，“外企上班时间比较松，不需

要打卡，不查考勤”。此前在阿里，

“加班还蛮严重，21 点~22 点下班

较为普遍，‘双11’前一周甚至有过

通宵”。

“形式上的解锁，并不足以解决

机制上的绑架。在赛马、KPI 以及

互联网大厂本身遭遇快速迭代的危

机感下，员工的‘超长待机’状态不

可避免以各种形式存在，”互联网

产业分析师张书乐对《中国经营报》

记者表示，没有开拓新的疆土（互联

网新蓝海），大厂之间、员工之间的

竞争就必然内卷化。

“996”并未消失

相比明确规定的工作时间，弹

性工作制则被默认。

一位国内民营建筑设计公司的

管理层向记者证实，互联网的加班

文化早已向各个行业蔓延，建筑设

计行业历来是重灾区。

“加班在圈内是不可回避的事

实，不同的只是加班的多少和强度。”

上述管理者表示，“互联网取消的大

小周在该行业一直存在。员工入职

时对加班是有心理准备的，可以根据

工作强度谈薪资，但加班相关条款和

工作时长不会写进正式合同。”

“加班文化折射出企业创新意

识不足，仍然是依靠人和战术拼人

力的落后思维。”深度科技研究院院

长张孝荣认为，互联网公司不是血

汗工厂，科技发展应该建立在维护

员工权益的基础上，不能简单以薪

酬福利来诱惑和鼓励员工过度牺牲

个人健康来换取企业发展。

一位接近B站的业内人士向记者

透露，“B站审核团队大约有三千人，

工作安排主要有两种：做一休一，工作

日当天9点到21点，第二天全天休

息。还有一种是做五休二，9点到18

点半。这两个工作时间安排会在员工

入职前告知”。

根据公开信息，B站对外公开的

是“做五休二”，工作时间到19点结

束，节假日是法定三倍工资待遇。

不过在取消“大小周”、反对“996”

的声浪中，谷野观察发现变化不大。

在北京，后厂村、望京、五道口聚集着

大批互联网公司，“21点~22点仍然是

最难打车的时段，很多公司21点半之

后打车报销，很多人加班到20点多，

可能就想着不如到21点半”。

“招聘时显示弹性工作制，就可

能没有确切的下班时间。”谷野说。

“超过下班时间19点可以提加

班，但如果不是周末加班一天，一般

都不会提。”字节员工李好（化名）告

诉记者，“与取消‘大小周’之前相

比，压力确实变小了，很多事情取消

了，相对应的收入也变少了”。

张家明证实一般不会主动申请

加班，除非是很必要的事情，否则会

被怀疑工作效率是否够高，“为什么

要到周末来加班完成这件事情。无

论是对于领导还是对于我们自身来

说，这个事情都是不太好的”。

微妙的“自愿加班” 为什么反对“996”、取消“大

小周”，大厂员工却仍常常面临

加班？

张书乐认为，“互联网正在

从过去技术为先的‘竞技’模式，

走向大领域的同质化竞争。垂

直细分领域无序化的‘竞技’模

式，势必驱使互联网公司们选择

争分夺秒、大干快上、广泛试错，

结果就呈现为员工的超长待机

状态不会得到改变，否则大厂整

体和员工个体都有可能被突如

其来的颠覆者所淘汰。”

“这种状态也带来了整个互

联网行业的疲态，尤其是急功近

利形态成为主流，短时绝地求

生，长期而言则是慢性死亡。”张

书乐指出。

提到“996”一般都会想到加

班和超长待机，但其实区别很

大。张家明告诉记者，不只是多

一天的休息时间，更多的是在于

调整，以及你是否有更多的精力

去做其他的事情。

绩效考核的变化可能带来

一些新的改变。

此前有传言称，阿里巴巴将

取消强制“361”考核制度，即取

消强制直属领导给 10%的员工

评出低绩效分（≤3.25）的硬性考

核指标。

无法躺平

互联网产业分析师张书乐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没有开拓新的疆土（互联网新蓝海），大厂之间、员工之间的竞争就必然内卷化。

“招聘时显示弹性工作制，就可能没有确切的下班时间。”谷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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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人才引入和良性竞争环境，加上真正能够给员工带来

归属感的企业文化，才能激发工作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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